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汊字是形、音、义三者咸各的表意文字:这种举世独一元二的方块汉字在数千年的实践

中,它 的字形由甲骨文、金文、篆文、隶书发展到我们今夫使用的楷书形体。并且仍然面临

着被简化或由拼音文字所取代的趋势;它的用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逐渐地新陈代谢;它的

读音与形、义一样亦按自己的发展规律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,正如明代语音学家陈第所说:

“盖时有古今,地有南北,字有更革,音有转移,亦势所必至。”①真是不刊之论。

事实正是如此。我们闶读古籍,或翻查字典,有时会遇到ˉ些关于字音的问题,其 中就

不乏语音的历史流变给我们带来的障碍。

从理论上讲, “语音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,就 叫做苈史 音变。”②

“语音发展共有四种主要方式: (一 )无变化; (二 )渐移; (三 )分化; (四 )合流。〃

③所谓 “历史音变”是指后面三种情形:

通过汉语语音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,汊语语音总是在分化与合流中发生渐变。而这些渐

变的痕迹又或多或少地留存在古代的字书、韵书中。尤其是隋唐以后以反切方式注音的字、

韵书,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语音资料,我们可以从中探视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。下面谈

谈历史音变在古代宇、韵书中的反映及其对字典编纂的影响(古代字、韵书本文有时亦统称

为字典 )。

一、历史音变推动字典的演进

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学家颜之推说: “
逮郑玄注 《六经》,高诱解《吕览 》、 《淮南》,

许慎造 《说文》,刘熹制《释名》,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。而古语与今昧别,其 间轻重

清浊,犹未可晓;加 以内言外言、急言徐言、读若之类,益使人疑⋯⋯前 世反 语,又 多不

切。”④显而易见,从先秦两汉到南北朝时期,语音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为了时代的需要,由

陆法言执笔而 “
萧 (该 )、 颜 (之推 )多所决定”的《切韵》一书便在隋代应运而生了。陆

法言在 《切韵序》中这样写道: “因论南北是非,古今通塞,欲更捃选精切,除削疏缓⋯⋯

‘
我辈数人,定则定矣。

’”
C)毫无疑问,陆法言与萧、颜数人 “论南北是非,古今通塞”

,

共同编纂《切韵》的宗旨一是解决
“古语与今殊别〃的矛盾,二是纠正隋代以前读音混乱的

时弊。无可讳言,正是语音的流变促使了《切韵 》的产生。虽然《∶切韵 》已佚,但我们通过

在《切韵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《广韵 》,了解到《切韵 》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语音资料,并



为研究上古语音架起了时代的桥梁。

自《切韵》问世,修订、增补的韵书代有所出。苜先是 《唐韵》,其次是 《广韵》。清

顾炎武在《音论 ·论韵书之始》一文中引用李焘的话说: “天宝末陈州司马孙缅以《切韵》为

谬,略复加刊正,别为《唐韵》之名。大中祥符元年,改赐新名日《广韵》。”⑥孙缅在这个时候修

订《切韵》,耐人寻味。据近人考订,隋至中唐期间,“舌上音从舌头音分出,即从舌尖中塞音分

出舌面前塞音。”⑦李焘所溜 “
孙缅以《切韵》为谬

”
,应该是形、音、义兼而有之。当然,至宋

祥符元年重修 《广韵》时,轻唇音也从重唇音分化出来了。如果把 《切韵》残卷和 《广韵》

加以比较,可 以看出《广韵》增加了一些又音。其中有一部分是舌头与舌上、轻唇与重唇的

类隔切或音和切。这些互见的 “又音”
大概是孙缅编 《唐韵 》和宋代重修并赐名 《广韵》时

陆续增益的。因此,我们认为,这两次对 《切韵》的大规模修订,是唐宋时代从民间到宫方

为适应语音变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,换肓之,是历史音变的形势酝酿了新一代宇典的诞生。

纵观历史,不少字、韵书都是在为如何适应历史音变的前提下另辟蹊径的。如编纂 《古

今韵会举要 》时,当世文人作诗| “间用古韵-读者已聱牙不能以句。”⑧二十七年后,北
方戏曲中出现了下述混乱现象: “

有句中用入声,不能歌者J有其宇,音非其字者,令人无

所守。
”⑨于是,《 中原音韵 》犰如异军突起,一改传统韵书的旧貌,旨创 “入派三声”的

格局。前一书虽然 “在形式上承用了传统的分韵,雨在实际划分韵类和声类时却是照顾了当

时的实际语音。
”⑩后一书 “更能重视实际,不为传统所困囿

”①,“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一

次重大的革新,它使中国音韵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”②一言以蔽之,历史音变无形之中成

了字、韵书不断演进的强大推动力。

二、历史音变对字典注音的影响

前面已经谈到.历史音变的痕迹总会或多或少存留于字、韵书中,比如大家熟知的舌音

类隔和唇音类隔,以及中古全浊声母的清音化等等。那么,这些历史音变现象在字、韵书中

是怎么处理的呢?这也是我们了解历史音变与宇典编纂关系的一个方面。

1 舌昔类隔

清代学者钱大昕在 《十驾斋养新录 》中说: “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。” “古无舌头舌上

之分,知彻澄三母,以今音读之,与照穿床无别也,求之古音,则与端透定无异。”⑩他的

说法有下面两层意思: 《一 冫中古的膏上音知彻澄在上古与舌头音端透定读音一致; (二 )

知彻澄在清代又和齿音照穿床读音相同。

先谈第一个问题。

钱大昕提出 “膏音类隔之说不可信
',并

不是否认隋唐之际舌上音已经从舌头音分化出

来的音变现象,而是矾另一个侧面来论证未分化以前的情况。既然舌音类隔是在隋唐之际发
生的,那么它必然要反映到当时的反切注音中去。在 《切韵》残卷及 《广韵》、 《集韵 》里

保留了许多舌头音和舌上音混切的现象。这种混切现象在其后的宇韵书中处理方式芟加多样

化。下商举几个这样的例子:

1.1 贮zh0 《切韵》丁吕反;《 广韵》丁吕切,又知岛切;《 集 韵 》展 吕切;《 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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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集韵》丁吕切; 《古今韵会举要 》展吕切; 《字汇》直吕切,除上声; 《康熙字典 》音狩
(《 康熙字典 》直音前汇集了前代韵书的反切丿此处略。下同。 )

1.2 穿ch谷ng 《广韵》他孟切; 《集韵 》耻孟切,又抽庚切; 《康熙宁典 》音傥。

1.3 屠t白  《广韵》同郡切,又音除;又直鱼切,又音徒;《 集韵》同都 切,又 陈如

切;《 古今韵会举要 》同都切,又陈如切; 《康熙宇典 》音徒。

上举三字,1.1贮 :《 切韵》、 《广韵》、 《五音集韵 》皆注 “丁 吕切”,反 切上字
“丁”属 “端”母。以 “端”母字切

“知”母字,这是舌音类隔,以舌头音切舌上音。 《广

韵》知吕切,《 集韵》、 《古今韵会举要 》展吕切,反切上字 “
知”、 “展”属 “知”母。

以上是音和切。 《字汇》直吕切,反切上字 “直”庸 “澄”母。 《字汇》所标直音
“
除
”也

属 “澄”母。 《字汇》以 “澄”母字切
“知”母字,这是把塞擦音的ch和 zh搞混了,虽然它

们都是膏尖后音,但是前者送气,后者不送气,发音方法是不 同的。而且,《 字 汇》所注
“
除上声

”, “贮”的声调也被标错了。

又看1,2芽 :凡注他孟切的,是类隔切,注耻孟切、抽庚切的是音和切。“
他

”属 “透”

母, “耻”、 “抽”属
“彻”母。 “

穿
”

的声母是 “彻”母。这是以 “透”母字切
“彻”母

字,舌头和舌上是不分的。 《康熙字典 》注苴音 “傥”,误。 “傥”属 “透”母,这个直音

只适合于注 《广韵》的类隔切——他孟切。

再看1,3屠 : “屠”属 “定
”母。凡汪同都切的是音和切,注直 鱼 切、陈如 切 的是以

“澄”母字切
“定”母宇⊙与1,1贮 和1.2芽不同处在于《广韵》注了两个反切,又标了两个

苴音,即在t已 音下注cho,又在Gh臼 音下注to,两两互注。如此处理, “屠”字便有 四个注

音,又不别义,在今天看来显得太累赘。

关于第 (二 )个问题,知彻澄后来又 “
与照穿床无别

”,属语音合流的变化,将在后面

谈到。

2 蜃耆类隔

钱大昕还说: “古无轻唇音”, “凡轻唇之音,古读皆为重唇。”⑦下面看三个例字在

旧字、韵书中的注音情况:

2.1 卑b弓T 《切韵》府移反: 《广韵》府移切,又必移切; 《集韵》宾弥切; 《五音

集韵》府移切; 《古今韵会举要 》宾弥切; 《洪武'正 韵》逋眉切; 《字汇》布眉切,音悲 ;

《康熙字典 》音碑。

2.2 芝佗h(又音帕n) 《切韵》匹凡反; 《广韵》匹凡切,又敷凡切,又孚 梵 切 ;

《集韵》甫凡切,又孚梵切; 《字汇》方谏切,音贩; 《康熙字典 》眨音。

2.3 陴pf 《切韵》符支反; 《广韵》符支切,又并支切; 《集韵》频 弥切; 《五音

集韵》府移切; 《洪武正韵》蒲靡切; 《字汇》频弥切,音皮; 《康熙字典 》音脾。

上举三字j2.1卑 :凡注 “府移反
”或 “府移切”的是类隔切,轻唇切重唇J卑 的反切

上字属 “
帮

”母,与 “
非
”母类隔。2.2芝 :反切上字应是 “

敷
”母字,《 切韵》匹凡反和

《广韵》匹凡切是类隔切, “滂”母与
“
敷”母类隔,重唇切轻唇。2.3陴 :反切上 字 应是

“并”母字,《 切韵》符支反和《广韵》符支切是类隔切, “奉”母与
“并”母类隔,轻唇

切熏唇ρ帮滂并是双唇寨音,非敷奉是唇齿擦音,在中古前三个声类称熏唇音,后三声类称



轻唇音Q旧字、韵书对这些轻唇与重唇互切的注音,最易混淆的是 “
非敷奉

”三母界限区别

不严格。如 “
芝

”是 “敷”母字9《 集韵》注
“
甫凡 切”, “

甫
”是 “

非
”母字,这是以

“
非”母字代

“
敷”母字作反切上宇。 《康熙字典 》音眨,也是以 “革″母字代 “敷”母字

注直音。又如 “陴”是 “并”母字,《 五音集韵》注
“
府移切”

,是 以 “
非
”母字代 “

奉
”
母

字作的类隔切。

弓 全浊声母的清耆化

清代学者陈澧在 《切韵考 》一书中用系联的方法把 《广韵》的反切上字归为 四十个声

类。后来语音学界在此基础上又考订为四十七类或五十一类,并进而拟测出《广韵 》声母有

三十五个。其中全浊声母有十一个:并、奉、定、从、邪、澄、崇、船、禅、群、匣。同现

代汉语的浊声母相比多出一倍以上。如果说从中古声母到现代汉语的声母是由繁趋简,由多

到少,哪么中古全浊声母的清音化是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。这是汉语语音流变的一个较

为突出的方面。这种变化的规律既反映在语音的分化与合流,也反映在读音的声调方面。

如:全浊塞擦音 “从”母的平声开合口今读清塞 擦 音 c,齐 撮 读清塞 擦音 q;仄声

开合口今读清塞擦音 z,齐撮则念清塞擦音 j。 这是语音的分化。

又如: “知”组的
“知”、 “彻”、 “澄”三母后来 与

“照”组 的 “照”、 “
穿

”、
“
床

”
的二等 “

庄”、 “初”、 “
崇
”、 “生”和三等 “

章”、 “
昌”、 “船″、 “书”演

变成现代汉语的zh、 Ch、 sh三个卷舌音。钱大昕在 《十驾斋养新录 》中所说 “
知彻澄三母,

以i今 音读之,与照穿床无别
”的原因就在这里。这是语音的合流。这种语音变化在十≡、十

四世纪就形成了¤

汉语历史音变的主要方式是分化与合流,而合流归并是主要趋势。中古的全浊声母在合

流归并为清音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声调的变化。全浊声母的上声影响被切字的声调应变读作去

声,音韵学称为
“浊上变去”。这种声调的变化在旧字、韵书的注音中反映是不一致的。

下面看几个
“浊上变去”的例字在一些字、韵书中的处理情况:

掰 书
字茶

广  韵 霁 韵
 |

厚 hδ u

丈 zhδ ng

寿 shδ u

上
|

「±al~苎 J~土」~望
|

|~竺⊥~竺⊥~_土~⊥苎~
音  绶

绶 shδu 音  受^飞
拜玎虿∷更翔

^
受 蚰δu 「丁T^丁 Tˉ1H1匚≡二⋯娴̄̄山I±重踟



上表中 “厚”, “匣”母; “丈”, “澄”母; ″
寿”、 “绶”、 “

叟”,均为 ″
禅”

母。五个全浊声母字在宋元以后实际读音是去声调,这从 《中原音韵》中看得很清楚。 《中

原音韵 ·十六尤侯 》只在去声栏内收
“
寿”、 “绶”二字,上声栏不重出,说明在元代此二

字基本上只读去声,上声调消失了。 “厚”宇在 《洪武正韵》中上去兼收。显雨易见,收进
上声韵是为了存古音;收进去声韵是如实反映当时的实际读音。可见,《 洪武正韵 》的编者
注意到了 “浊上变去”的事实。尤其令人玩味的是 《康熙字典》的注音。从寿一◇绶-◇受
-◆寿,绕了一个大圈子,结果还加了一个 “受”字不读去声的按语。这 样 注 音,既 不准

确,又不简洁。所有这些只能说明语音的变化对字典注音产生了影响。

综上所述,舌音类隔与唇音类隔,以及全浊声母的清音化,是汊语语音历 史 音变 的结

果。这些语音上的变化对旧字、韵书注音的影响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 :

(一 )增加又音。比如 《广韵 》约有二千五百多个 “又音″,其中注明互见的
“又音”

约一千七百多个。有许多
“又音”是由于历史音变而增加的。《集韵》的 “又音”比《广韵》

的还多得多。

(二 )增大难度。隋、唐以后字、韵书绝大多数都采用反切注音。在选取反切上字或反
切下字方面,常常由于音变的原因,有的上字选不准,有的下字欠精当。上字的选择,有的
“知”母与

“澄”母不分,有的
“
非”母与 “敷”母相混。反切上字与被切字不同声母的讹

舛在旧字、韵书中是很难免的。

(三 )详略各异。一般来说,凡不符合当时读音 (指规范读音 )的旧注音都是已经发生

了音变的历史语音。对这部分注音,有的字典保留了,有的字典就舍 弃 了。比如《五 音集

韵》保留了不少 《广韵》中的类隔切,而 《古今韵会举要 》比较注重实际读音,因此就很少

保留类隔切。

(四 )格式不一。比如 《广韵》正文注音中有的既有类隔切,又有音和切,有的在类隔

切之后加注音和切的直音,有的在音和切之后加注类隔切的直音。同时又在平、上、去各卷

之末增设 “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”
一个栏目。钱大昕批汀这种作法时说: “不知 何人 所附

⋯⋯每韵纟:∶ 嚣之音甚多,仅改此 工十余字,其余置之不∵仝9既 味 于古 音,而 于今 亦 无当

矣!” ⑩钱氏的批评有一点是十分中肯的,即 : 《广韵 》在卷末新增栏目,挂一漏万,自乱

了体例。

三、把握音变规律,编 出理想字典

历史音变是客观存在的语音现象,字典编纂对它只能尽量去探索,去适应,去解释,去
利用:一代巨著 《汊语大字典 》在这几方面都进行了开拓性尝试,做了不少工作。尤其是在

审音、注音方面,我们认为颇具特色。粗述两点,略知一斑。

(一 )语音流变,尊从公论。 《汉语大字典 》注音采用三段式标注法,即今音、中古反

切及其调韵声、上古韵部,井然有序。如 :

酒 jiu《 广韵》子酉切,上有精。幽部。

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 “酒”字渎音的来龙去脉。那么中古反切为什么不标出等呼呢?

我们揣测原因有二:一是 《广韵 》音系的等呼在宋元等韵图中划分欠精确。如三等、四等的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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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限不易判定, “
假二等”、 “

假四等
”

的出现又是人为的因紊造成的,缺乏科学性等等 ;

=.是
由于语音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合漉归并,现代字音如果再去详分等呼无多大价值。因此”

不标等呼是合理的。此外,中古反切的声母采用语音学界公认的《广韵 》四十
一

声类,以及

上古韵部选用影响较大的三十都划分标准,都是尊从公论,择优而从的结果。由此 可知 ,

《汉语大字典 》在审音注音的总体设计方面基,本上把握了语音演变的总趋势,既尊重现实 ,

叉尽量吸取语音学界对古音的研究成果,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。

(二 )捃取古音,重在利今。-个字有几个读音,是汉字的特点之一。尤其是在古今音

读发生变异的情况下,如何选择旧注读音,是缭纂字典无可回避的注音 问 题。《汉语 大字

典 》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。如 “上”字,《 广韵 》分剔收在上声 “养
”韵 “时掌切

”和

去声 “漾”韵 “时亮切”下。显然, “上”字在《广韵 》时代有上、去两读。但曲于 “上”

字属全浊 “禅”母,上声调逐渐变读为去声。 《中原音韵 ·二江阳》上声栏已不收 “上”
9

只见于去声栏。这是符合音变规律的实际读音。但是,《 中原音韵 》以后不少的字、韵书仍

然在 “上”的 “时掌切〃下收列了许多用义。如一九∵五年出版的《中华大字典 》在 “时掌

切”下列了十个义项。《汉语大字典 》的作法就不同。它在去声 “时亮切”下列了四十二个

义项,丽上声 “时掌切”作为保留读音只列了一个义项: “汉语声调之一。普通话有阴平、

阳平、上声、去声四个调类。”这样处理一举两得:既准确反映出 “上
”字的现实读音,又

无遗漏古音之弊。可谓恰到好处。

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语言学界就曾盼望编出一部现代的理想字典。这部字典集形、

音、义为一体,每字下尽量反映出形、音的潢变,字义的孳乳,精切通俗,翻检方便。可以

说《汉语大字典 》在这些方面已略具雏型。尽管它离理想字典还有-定的差距,但是,我们

相信,这部字典经过有效地修订、增补,必定 “后出转精”,终将成为全社会乐于接受的理

想宇典。  ∶

注释 :

① 陈第 《毛诗古音考自序》

② 高名凯、石安石 《语言学概论》第三章

③ 王力 《汉语语音史》卷下笫一章

④ 颜之推 《颜氏家训 ·音词》

⑤ 见周祖谟 《广韵校本》卷首

⑥ 顾炎武 《音学五书 ·音论 (卷上 )》

⑦ 同③卷上第四章

⑧ 熊忠 《古今韵会举要自序》

⑨ 周德清 《中原音韵自序》

⑩ 赵诚 《中围古代韵书》笫五审

⑧ 同⑩第六章

② 唐作藩 《音韵学教程》第四章

⑧一⋯⑧ 饯大昕 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


